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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濠公园之所以在
开发区远近闻名，是因为
鼎鼎有名的马濠运河。而
马濠运河，是横跨胶东半
岛之胶莱运河的一部分，
南接唐岛湾，北通黄岛前
湾，为元、明两代相继开
凿的我国唯一水运河。马
濠运河边上的马濠公园
闲对花开花落，却是深藏
不露呀！

刚进入公园，便看到

小鸟上下翻飞，或者搭窝
筑巢，或者呼朋引伴，喜
鹊在声声召唤春天，脚步
所到之处，树木葱茏，藤
萝摇曳，让人辗转流连。

步入公园东面，我仿
佛进入了大千世界。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人，有的做
操，有的打太极，还有的
竟悠然自得地在钓鱼。毕
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嘛！那河水平如镜，波澜

不惊，垂钓者一甩鱼钩，
那河面便泛起了一圈圈
涟漪。

正当我专心致志地
看着渔民钓鱼时，清脆、
悦耳的声音突然传进我
耳中，那声音委婉连绵，
有如山泉从幽谷中蜿蜒
而来，缓缓流淌。那声音
好似仙乐，打动着我的
心，我就近选了一条羊
肠小路，直奔声音来源

地。一看，原来是一位大
爷正聚精会神地吹一支
笛子呢！河滨有一条长
廊，是一框扣一框“环环
相扣”，空隙中是吊兰，
如果在长廊下钓鱼，那
心情肯定是说不出的舒
畅！

我非常庆幸有这种
公园，更庆幸的是竟在
在我的学校旁，这样我
就可以天天看到它了！

嘿！大家好，我是
董鑫，我喜欢画画、看
书，是一个十足的“小
书迷”，我还喜欢写作
文，虽然在老师眼里我
很文静，但在同学和家
长眼里我却调皮捣蛋，
判 若 两 人 。记 住 我 了
吗？

马濠公园游记
开发区黄浦江路小学 五年级二班 董鑫

一点一滴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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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开发区三中 初三三班 刘晓儿

我叫刘晓儿，是个
活泼的女孩，1998年冬
雪之日出生。喜欢打乒
乓球，闲来拉拉二胡，酷
爱看《哈利波特》系列，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哈
迷！

◎

挤车记
开发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二班 陈家程

大家好，我是陈家
程。我的爱好非常广泛，
最喜欢看书和写字，老
师说过读书和写字能陶
冶情操，开拓视野。学习
的时候认认真真，玩耍
的时候快快乐乐，这是
我的原则。这就是我，一
个阳光自信的小男孩。

齐鲁晚报《今日青岛》
专刊全面改版，新增“花儿
驿站”学生作文专版。现面
向青岛市广大中小学生(含
高中生、职高生)征集优秀
习作，欢迎有写作特长或
爱好的同学投稿。

投稿注意事项：
一、稿件题材、体裁不限，
字数限800字以内；
二、主题明确，语言生动，
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三、无错别字；
四、严禁抄袭；
五、可由学校老师统一推
荐，也可自行投稿；
六、投稿者请注明学校、班
级、姓名，并附百字以内个
人简介和1寸照片一张；
七、作文专版每季度将评
选一、二、三等奖数名，并
颁发证书；
八、投稿邮箱：j r q d z k @
163 .com

咨询电话：0532-68872805

编 辑：于健
齐鲁晚报《今日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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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

我我 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家乡的
四季之歌
开发区崇明岛路小学

四年级三班 王婷

我叫王婷，是一位内外
兼修，外柔内刚的女孩子，我
酷爱读书和写作，我的座右
铭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我希望我可以徜徉在浩
瀚的书海中不断成长，写出
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字。

这是一座充满欢声笑语的小村
庄，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小山，清澈见
底的湖泊，寂静幽深的小树林，一切
都让人心旷神怡。这就是我的家
乡——— 即墨南张院村。听！它正在演
奏四季之歌。

春姑娘上场了，湖面上的冰块悄
悄地融化了，小草顽皮地探出脑袋，
小树使劲地抽出新芽，迎春花也情不
自禁地发出阵阵清香。漫步在村头的
小湖边，春风习习，像温柔的母亲轻
轻抚摸我的脸颊；湖边的细柳飘散着
自己的长发，好似在翩翩起舞。

“知了，知了，知了……”顽皮的
夏弟弟忍不住来凑热闹了。街道上，

“ 卖 西 瓜 咯 ，又 大 又 甜 的 西 瓜
咯……”“冰棍冰棍，消暑解闷……”
各种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在夏弟弟
的指挥下，尽情演奏着这嘹亮的夏
日交响乐。

秋天，红彤彤的柿子，紫溜溜的
葡萄，压弯腰的高粱，举着红缨的玉
米，村间田野小路旁微笑着的小野
花，忙碌的农民伯伯……它们都在
高唱着丰收之歌！

雪花一片片落下来，盼望许久
的冬爷爷终于到来了。屋顶上，田野
间都盖上了一层层雪花被，窗户上
的冰花，院子里举着糖葫芦的雪人，
这些都是冬爷爷的杰作呀！

一篇篇乐章演奏着家乡的四季
之歌，伴着家乡不断发展，不断繁荣。

我我 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当大树的泪水再次
沾湿对夏沫的祭奠，当候
鸟与麻雀再次谱写出惆
怅的离殇，脑海中又浮现
出对你的记忆，我的老
师。

我依然在等车，还是
在那个被叫做“锦湖园”
的小站，公交车摆着阔绰
的身价久久不肯出现，秋
风拖着落叶，氤氲出去年
今日的微凉记忆……

那晚，我在“锦湖园”
站等候那少似流星的27

路公交车，周围的空气淡
淡地缱绻出亮亮的气息。
路灯依偎着梧桐，拉出一
道道凄凉的孤单剪影。微
风与泛黄的秋叶相濡以
沫，落叶无力地在风中飘

零。划出一圈素色的弧
线。渐行渐远，优雅地飘
往苍穹，杳渺。

我焦急地望了一眼
路口，连车的影子都没
有。这么慢！心中的股市
顿时崩盘了。

这时，一个黑黑的家
伙随着风“啪啪”滚到我
脚下，低头一看，原来是
一个遍体鳞伤的易拉罐。
我把对公交车的无奈和
焦急全部发泄到它身上，
一脚把它开出去，让它孤
寂地躺在冰冷的黑暗里，
默默忍受空气中粗鲁的
尘埃，等待。

我又往路口瞥了一
眼，车依旧无影无踪。

“快扔了！脏死了！”

一阵埋怨随着渐冷的微
风进了我的耳朵，循声
望去，竟是一个四五岁
的小女孩儿，深沉的夜
幕下，她的眸子闪射出
光辉，还略带婴儿肥的
脸 上 写 满 了 天 真 和 幼
稚。她手上握着一个易
拉罐——— 被我踢开的那
个 。她 抬 起 头 ，望 着 妈
妈，一本正经地说：“可
是老师说过，要保护环
境。”

听到这话，一股羞愧
从心底漫出来，估计此刻
我的脸一定泛红了，幸亏
是在夜里。

这时，一阵笨重的刹
车声响了起来，一辆公交
车停在我面前：27路！我

逃难般跳上车，仿佛怕它
眨眼间消失。

车上的温暖使我松
了口气，却不敢再回望一
眼那个矮我一头的身影。

“哐啷——— ”一声轻
微的金属撞击声告诉我：
它，回家了。

夜晚秋风越吹越多，
掺杂了些凛冽的音符，熟
悉的摩擦声把我带回现
实。我迈上公交车，瑟瑟
的风却从门缝中跟上车
来。小女孩儿清脆的声音
穿越明媚的365夜，在我
耳际，久久萦绕。

当灰色的云再次向
梦想拼搏，风中开始出现
冬日的味道，我又记起了
你的模样，我的老师。

我我 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

爱，心灵的呼唤
开发区五中 初二三班 于雪

我我 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我叫于雪，当年出
生于一个大雪纷飞的
夜。现在的我13岁，微短
的发，齐齐的刘海，掩饰
不住年少轻狂。我本认
今生与写作无缘，没想
到安静时看些书竟提高
了我的写作水平。

母亲的一声呼唤，是
提醒、是关注、是引领，荡
漾着爱的涟漪。

雨倾泄而下，一位中
年妇女在雨中大喊“于
雪”。那位妇女就是我的
母亲，她当晚就在这样的
雨天里疯狂地寻找着我。

那天，我重重地撞门
而去冲向了雨中，也许是
少年的叛逆吧，我竟与平
常深爱着我的母亲大喊
出口，只为一点小事。

母亲给我一件黄色
的棉衣，因为色土，样子
差，我弃之一旁，狠狠丢
下一句：“这么土，80年代

的衣服，要穿你穿。”母亲
则在一旁以天冷为由，用
逼人的口吻命令我穿，见
我纹丝不动，母亲很生
气，也随之丢下一句：“不
穿你就滚。”我一愣，但马
上又恢复了，不满与蛮横
冲击着我，火一下就上来
了，促使我打开房门冲了
出去，“走就走，有什么大
不了的。”与刚要开门的
爸爸撞了个正着，他看了
看屋中怒气冲天的母亲，
与摔门而去的我，直到窗
外的雷轰隆隆地作怪才
大概明白了什么事。母亲
的眼里闪过一丝焦虑，随

后又变得异常坚定，“她
就是任性，不要管她，会
回来的。”

雨越下越大，屋内的
人已经坐不住了，都相继
跑了出来，父亲在不断地
责怪母亲，母亲则在不断
地掉着眼泪，与雨水和在
一起，分不出你我。

那夜我一个人走在
雨天里，心里正在赌气，
母亲不来接我，我就不
回去了。殊不知母亲正
在倾盆大雨之中来回地
奔跑只想找到那个娇小
的萎缩在一起的身影。
只 是 … … 他 们 找 不 到

我，只能悲哀地抱在一
起流泪不止。他们在用
心地呼唤独自出行，全
身伤痕的小鸟归来，回
到用爱编织的巢穴里，
美美地睡上一觉，直到
天亮。

当躲在隐秘角落的
我看到了这一幕，冲向
前去，紧紧地搂住两个
高 大 却 很 空 虚 的 背 影
时，便不再分开。

我知道如果归来的
鸟儿不是恋家，而是爱
家，我也希望自己永远
都是那只身在福中不知
福的幸福鸟。

今天放学，我仍然和
徐伟一起乘公共汽车回
家。

我们来到车站，正逢
三中放学，人们三三两两
站在自己选择的、估计离
汽车停下最近的地方等
着。10路车来了，我们赶
紧快步向车追去，车还未
停稳，门已打开，人们“呼
啦”一下蜂拥而上，我们
三番五次想挤进去，都被

“加塞”的人挤到了旁边。
好不容易，我们挤上去
啦！

站在车头，看着一车

人，背贴着背，低年级的
同学被淹没在人群里，看
不见，惟见一个大书包在
拼命向前。10路车的后门
在最后面，我站在车头望
着后门，要想过去那是做
梦！“唉，我要能变扁片
片，从人们头上飞过去就
好了！”我对徐伟说。徐伟
一笑了之。我又说：“我的
想法太天真了！就算能飞
过去，可又能落在哪儿
呢？总不能一直飘着吧！”
徐伟还没答话，斋堂岛街
车站到了，下站我要下
车，挤吧！我们卸下书包，

拎在手上，一摇一摆地跟
着人群往后挪，没走两
步，车便又开了。接下来，
我们用肩膀拱，用手推，
用头顶，就差没用牙咬
了，人群被我撕开一条裂
缝，但眨眼就又合拢了。
我被大同学们挤着，根本
用不着扶扶手，但徐伟不
放心，在后面紧拉住我的
书包，为安全起见，我使
劲儿伸长胳膊拉住椅背。
有个高个子中学生推推
搡搡地把我和徐伟截断
了，嘴里嚷嚷：“我要下
车，让开！”我心里好笑：

太没礼貌了！你要下，我
还要下呢！才这样想着，
车到站了。门一开，一股
强大的力量把我往下推，
我还没跟徐伟说再见，就
被推下了车。回头一看，
这阵势，足以把不想下车
的人统统挤下来。我扯了
扯被挤得皱成一团的衣
服，再一回头，哈！徐伟还
在继续与那股力量作斗
争呢！

我轻轻地吁了一口
气，整理了一下书包，轻
松地往家走去。嗨！走路
的感觉真好！

我我 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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